
流浪的女儿
○孙爱雪

有的人
○庞余亮

讲到这，白若君匆匆忙忙挂了电话。彭三
郎本来还想请她跟陆镇长解释解释，重新分
配个任务给他。当初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修路
的任务接下来呢，想想看，他又出了一声虚
汗。记得他去文化馆之前，陈皮说，文化馆是
好，但做教师也有做教师的好，有个围墙挡
着。出了围墙，围墙外面有围墙外面的世界，
你就看看学校门口的小摊小贩，别看他们笑
眯眯的，每个摊位在什么位置，都是吵骂中得
来的，不亚于上海滩呢。

高家庄也是小上海滩吗？彭三郎在自己
的笔记本上胡乱地写着，还画了几个小人。在
几个小人之外，他又添了个胖人，那是陆镇
长。画完了，彭三郎顿起杀心，重重几笔，把几
个小人都涂划掉了。涂完了，他盯着纸上的几
团模糊不清的小人，看了很久。

两天后，彭三郎烦躁的心平息下来了。他
不怎么见到小高主任，小高主任似乎就是另
一个飞来飞去的邰书记。周老板的那辆皮卡
似乎成了他的专车，老周成了小高主任的司
机。彭三郎想跟皮卡去镇里一趟，他想去和陆
镇长谈谈，可不好意思说，另外，自从他到了
高家庄，陆镇长没有和他通过电话。在皮革厂
飘过来的一阵一阵的臭味中，彭三郎隐隐感
到了这个矮胖子对他的敌意，但这个矮胖子
又从不把他的敌意从他的言行中泄漏出来一
点点。这是一个狡猾的矮胖子。

想通了矮胖子，彭三郎开始关注起每天
为他烧饭的王姐来。王姐很忙，她要两边做
饭，既要在皮革厂里为工人们做工作餐，又要
到村部为彭局长做饭。彭三郎主动让王姐在
皮革厂食堂把他的午饭做好了，再送过来。王

姐说彭局长是她见过的最好最好的干部，彭
三郎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干部，是假冒的。王
姐乐得直颤，说，这世上的骗子再多，也没有
假冒的干部到高家庄来做骗子，骗什么呢？骗
财？骗色？这穷乡僻壤，除了狗屎，其他都没有
的。

王姐身边有条狗，是串了种的金毛，她
儿子养的。脖子上的金链子粗得如绳索，但
她说那是空的，如果掉到河里会浮起来。彭
三郎实在想象不出一条金链子浮在水面上是
什么样子。王姐还说她当年也喜欢过诗人汪
国真，还写过诗。彭三郎想和王姐谈很长时
间诗歌。可王姐太忙，除了皮革厂的食堂和
彭局长的一日三餐，王姐还承包了家宴活，
每桌能赚上80元到100元左右。王姐的老公
跟着做下手。

王姐的儿子很帅气。小高主任问彭三郎
说，你看他像谁？彭三郎说他像王姐。高主任
神秘地说，她儿子不是她老公的种。彭三郎
问，那她老公知道不知道？高主任说，她老公
当然知道，但人家不在乎，儿子反正跟自己的
姓，将来清明节磕头烧纸，不还是一样的孝子
贤孙。彭三郎觉得王姐的老公很了不起。小高
主任说，有什么了不起，好吃懒做，他忙也忙
的，更好赌，赌起来没天没夜。上次陆镇长特
地叫派出所的杨所把他带到看守所吃了几天
牢饭。老实了一段时间，还是赌。小高主任又
说，一个赚，一个赌，没存几个钱，王胖子也是
苦命。

彭三郎主动约了小高主任，说起了硬质
化道路的事。小高主任说，在交通规划图上，
这条路叫“文化路”。彭三郎盯着小高主任暗
笑，孩子取名还要夫妻两个人共同商量。文化
局的钱也不是他这个小人物能决定得了的。

小高主任丝毫不理睬彭局长脸上诡异的
微笑，说，今晚彭局长准备搞几两？周老板有
两瓶十年陈的老酒，王胖子搞到了野生甲鱼。

彭三郎赶紧摇手。小高主任说，我知道你
有半斤酒量，再闯一闯，可7两。

彭三郎拱手致意，说他根本不会喝酒。小
高主任说，你放心，不是为了你，是陆镇长要
来看你，他太辛苦了，需要补补身体。彭三郎
很奇怪，他那么胖，还需要补身体？小高主任
说，胖的人身体虚，更需要补，再说了，这甲
鱼，这酒，都不是我高家庄的，我高家庄请不
起，是老周的一点点心意。还有，老周说了，你
来高家庄这么艰苦的地方，都没好好招待过
你。

陆镇长来得很迟。好在有牌可打，边打边
等，小高主任、王姐的老公、周老板，再加上彭
三郎局长。小高主任和彭三郎对家。周老板和
王姐的老公对家。打了两牌，全是彭三郎和小
高主任赢。王姐的老公很不服气，还要开第三
局，被王姐叫里间帮厨了。彭三郎早看出来
了，老周的手气好，摸了不少好牌，可他故意
打坏了。彭三郎看着这个黑脸膛的安徽人，想
想真不简单，他的儿子快20岁了，准备结婚
了。老周小彭三郎一岁，他总是叫彭局长哥
哥。

过了一会，皮卡的喇叭响了，老周和小高
主任一起出了门，再进门是三个人了。走在最
前面的是一周不见的陆镇长。

陆镇长热烈拥抱了彭局长。彭三郎被这
个矮胖子抱得很不舒服，他猛烈的拥抱似乎
把彭三郎的胃挤错了位。到了酒席上，还没吃
到甲鱼，彭三郎就跑到门外去，在高家庄村部
院子里，把刚刚吃下去的汤汤水水都吐掉了。
老周在他的身后拍打着，大声喊，胖子，胖子，
来点水，让彭局长漱口。

彭三郎回到屋里，陆镇长哈哈一笑，要彭
三郎继续喝，要安慰一下。要不是王姐出来拦
住了，陆镇长真的会把手中的一杯酒倒到彭
三郎的衣领里。彭三郎依旧不舒服，想离开。
可陆镇长坚决不同意他离开，说，不喝酒可
以，但得看着我喝。陆镇长又说，彭局长是上
级领导，我们不好强迫，但我们必须在上级领
导的注视下把酒喝好，把工作干好。

就这样，昏头昏脑的彭三郎伏在桌子上

看着陆镇长和小高主任，还有老周斗酒。老周
和小高主任每喝一杯，都说是为彭局长喝的。
陆镇长喝完了，把酒杯底亮给彭局长看。

彭三郎捂着胃疼，看了一个晚上的戏。他
算是看明白了两件事。老周要参与文化路建
设的招标，而且一定要中标。而陆镇长绝对和
王姐有一腿。证据是，吃完野生甲鱼的陆镇长
可能也喝多了，小高主任命令王姐去送陆镇
长去村部的另一间宿舍休息，送完之后，王姐
再也没出来。整个餐桌全是王姐的老公收拾
的。这个嗜赌的男人，一个人在水池边很安静
地洗碗，洗筷，几乎没发出一点锅碗相碰的声
响来。

第二天，王姐没来送早餐，陆镇长也不见
了。小高主任笑嘻嘻地送来了文化路建设的
实施方案让彭局长审阅。“文化路”的方向是
沿着一条老河的方向，老河本来就废了，全是
垃圾，但老河是弯的，文化路是直的。要拉直
的话，就需有三个问题需要彭局长出面解决。
一是硬质化道路“文化路”的资金。二是招标
问题，最好是定向招标。三是拆迁问题。需要
拆迁三户人家，数量是不多，但都是硬骨头。

彭三郎说，高主任，能不能让我先吃个早
饭再谈工作？

小高主任笑着打招呼说，你不能怪我哦，
你要怪就怪陆镇长，他的口条大，把本来属于
我们彭局长的早饭也吃了。

彭三郎板起脸，说，你信不信？我马上就
打电话告诉陆镇长，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你说，你说，尽管说！小高主任笑道，难道
你不知道我们陆镇长的绰号吗？

大公猪！彭三郎脱口而出。其实他是猜
的。大公猪是彭永强的绰号。

原来你早知道了哦。大公猪，陆公猪！小
高主任边说边给彭三郎竖大拇指。随后他又
给周老板的司机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去给
镇长买两笼扬州包子回来。彭三郎忙说他吃
不了这么多包子，小高主任说他也没吃早饭
呢。 （三十）

长篇小说

非虚构

幼小的我无法反击。羞辱狂烈地撞击着
我。

我大约四五岁便开始抵抗这种声音。它
的刺耳，使我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任何人，
在我面前说到这个词语，我永远不会和这样
的人亲近，并且不会尊重她。

我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大娘，或者大伯
母。

但是，她却是除了母亲之外我最亲近的
人。这是我的家族关系，是一个人身边的环
境。

十岁之前我没有见过大伯母。没有见过
大伯。

大伯之于我是零记忆，大伯母之于我是
零温暖。

就像我不知道女人之爱一样，我不知道
应该有一个类似女人的人爱我。或者可以这
样说：我不知道除了父亲爱我之外，这个世界
上还能有第二个人爱我。

大伯母两个女儿，我喊大姐二姐。大姐四
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
伯母一直给二姐带孩子。

首羡是一个集镇。这个集镇像首都一样
繁华。在首羡上班相当于在首都上班。村子里
人语言里流露出的羡慕的光彩，仿佛在首羡
上班的二姐是世上最发达的一个人，能够无
所不能。村人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二姐在首
羡上班，你去找她，让她给你安排工作。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二姐。也不知道二
姐记得不记得我。

我一直没有去找二姐。二姐似乎很多年
都不记得我。后来我明确地知道二姐记得我，
并且把我记在心上。这样，我也没有要求二姐
给我找工作，我感到我也有点“贵口难开”。我

暗自抱怨过二姐：二姐这么能耐，从来不想着
给我安排个工作。

村人这样嘱咐我是有他们的缘由的，二
姐的弟弟，我的堂哥，就是二姐给安排在化肥
厂上班的。由此我想到，二姐和我不亲。

二姐在首羡供销社上班，站柜台，撕布。
这样的工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最荣耀的
工作。二姐之所以能站柜台是我父亲教会她
打算盘的。村人让我去找二姐安排工作不是
不无道理的。其实二姐没有无所不能的权利，
是人们放大了上班一族的光环。但是那时候
能够上班拿工资，吃国家的计划粮，是最优越
的生活。

大伯母跟二姐在首羡。带孩子，享福。人
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

大伯母幸福不幸福没有人知道。二姐无
所不能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一是把母亲接
去享福。二是弟弟跟她在首羡读书。高考落榜
后立即安排在化肥厂上班。三是外甥女景芝
能够连续三年在首羡复习高考，虽最终没有
考上大学。

不知道是大伯母享够了福还是二姐的孩
子都大了。大伯母突然回来了。大伯母回来的
时候先住在儿子家。大约是给儿子带孩子。

我见到最多的是大伯母在大姐家。大姐
住在我们村，在我家后面。

大伯母坐在大姐家厨房里烧火，她坐在
一个高板凳上，腰背挺直，伸长胳膊拉风
箱。大姐家的厨房是一个深幽暗淡老屋子，
最里面支一口大锅，常年煮一锅红薯。大伯
母钉子钉住一般在厨房里一坐一天。遇到
人，她会说：我起不来。起来，走不动。她
太高了，直到老年都不弯腰。她结实地坐
着，坐了很多年。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
她重新住到二姐家。

我想说，大伯母和我不亲。她除了指责父
亲，从来没有疼过我，也没有尊重过我的父
亲。

我结婚的时候，大伯母没有回来。大伯母
几乎不算是我的大伯母，甚至普通意义上的
伯母都算不上。

婚后我去看过一次大伯母。带着我儿子。
她住在二姐家，和二姐的儿子住在一起。我没
有见到二姐。大伯母高大的身躯直到老年都
没有弯曲。她还是那样笔直地坐着，一身沉厚
的肉和一副结实的身体使她显得十分重。她
和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说一些无关痛痒
的话，说一些毫无亲情的话。她对我的生活仍
然是漠不关心，对我儿子也没有表现出过分
的亲热。2003年的羊肉汤已经不稀罕。我在那
里喝了一碗羊肉汤回来，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她，直到她死。埋葬她的时候，我去了，我把她
送到地里，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我们真的不亲。
我的父亲是兄弟两个，大伯从我记事起

便没有了实际的意义。但我还是觉着有什么
牵连住我们了。人生下来，总有家族，有支系
延续着和睦或不和睦、亲近或不亲近的人间
亲情。

我家住在最南边，我姐家居中，我哥家住
北边。

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有时用秫秸夹成
篱笆园子。园子里有枣树、榆树、槐树和一株
楝树。楝树在我姐家的矮墙边，我和我姐的女
儿红经常从楝树上爬过矮墙进她家中。

我家两间土屋，土屋的墙往里掉着土，
形成一圈深的窝，似乎那墙要从腰间断下
来。我从记事时起墙的下半截就往里凹陷进
去，那土屋摇摇欲坠。我和父亲居住在里
面，我不知道危险，父亲年年爬到屋顶上补
漏的地方。

我姐家三间堂屋，是半截砖半截土，下
面是砖，中间是土，屋顶是瓦，叫腰子墙。
这样的房子在孙庄是最好的。我姐家还有两
间东屋，也是腰子墙，屋顶排满蓝色的小
瓦。西边和南边砌起墙头，围起一个大大的
院子。不言而喻，我姐家是富裕的。吃穿用
度不愁。

父亲和我姐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状况。
父亲似乎耻于向我姐——他的侄女索要食物
或者衣物，我姐也以不甚大方的态度对待这
对父女。我们彼此关联，也彼此不关联。大

多的时候是各过各的。我姐终究是父亲的亲
侄女，相距又太近，如果远了，不过问是理
所当然，没有苛责，现在，她住在最近的地
方，照顾了叔的事情，还要落下不是。因为
她照顾的不够周到，因为她的物质生活要比
叔的好得多。她没有胸怀让叔和叔的孩子和
她一样享有富裕的生活。

在幼年的比较中，我心存微微的抱怨，
这抱怨毫无道理。甚至有小小的憎恨，这憎
恨也毫无道理。最不可理喻的是我觉着很多
耻辱也由于我姐家的孩子让我倍感侮辱。贫
穷压倒一切人格。我姐的儿子比我大三岁，
他在我出入他家的时候要翻找我的口袋，寻
找我偷窃他家东西的证据。他声色俱厉，威
吓我，恐吓我。我瑟瑟如弱猫一般任他翻遍
所有的口袋。他少了东西，还会逼供我，逼
我承认是我拿了他的东西。这一点，我印象
最深。在他极其严厉的逼供中，小小的我知
道偷东西的可怕，他家随处丢弃的纸张、书
本、铅笔、小刀，对于孩子都是极其有诱惑
的东西，我家没有，但是我从来不伸手拿一
张纸片，甚至不敢看他的多的不可计数的小
人书。后来，我给他家烧火，在晚上煮红
薯，一大锅红薯，要烧两个多时辰，他命令
我去烧，烧一次，借给我一本小人书看。

我姐的大女儿也是极其严厉的。眼睛带
着蔑视一切的样子，嘴巴撅着，高高在上，鼻
子翘着，睫毛翻着，目空一切。她讨厌我，我看
得出她带着讨厌我的样子驱逐我。她在家，我
不在她家。我怕她的样子。怕她蔑视一切的样
子。她的傲慢和目空一切使我很小便知道看
人眼色，怯怯地，畏惧地偷偷看她，然后，猫一
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那时候，她和我说的话不多，她不屑和我
说话。她几乎没有和我说过话。我仰视她，畏
惧她，有时十分羡慕她。她的高雅气质，她长
长的头发轻松地扎在脑后，她举止行动的风
度，最令我向往的是她有一个收音机，收音机
里播放着《第二次握手》，她一边洗衣服一边
听收音机。有时候还会唱流行歌，她跟着哼
唱。十分享受。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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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菜花文脉，九百载诗书传承

磅礴而来的油菜花

你是我生命中的悬崖

一次次仰望

一次次惊悸

我已经泪眼模糊

我的诗歌也因为你的芳菲

变得开阔而洁净

油菜花，你的爱——

让我在这个季节不知所措

——节选自金倜《油菜花印象》

当代著名诗人金倜先生的诗歌《油菜花
印象》从现实写到梦想，以“生命中的悬崖”
礼赞兴化油菜花，延续着两千年的菜花文
脉，是兴邑文学史上鲜艳的新葩。“菜花文
脉”这棵老树历久弥新，其文化传承与品格
积淀，在昭阳古邑熠熠生辉。内蕴为积极进
取、渊静有为的士人心态，是邑令范公文正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信念的坚守与延续。

黄花如散金
风流两千年

张翰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其性格颇
似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故而素有“江东
步兵”之称。他因思乡去职离官并写下了千
古传诵的《思吴江歌》，菰菜、莼羹、鲈鱼脍因
此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歌咏不绝的典故和
意象。在其咏叹时事难为、抱负不展的《杂
诗》中第一次把菜花写入诗歌，其咏菜花为

“黄花如散金”，从此“黄花”“散金”便成为菜
花的代名词，三百多年后唐人以此句命题试
士，李白更是在《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一
诗中对“黄花句”给以高度赞誉，云：“张翰黄
花句，风流五百年。”

降至宋代，文人笔下的菜花逐渐脱去了
“散金”“风流”的美誉，褪却粉黛，回归田园，
构成了春日农家一景，诚如南宋诗人范成大
《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三）所言：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明清以来的文学史，菜花书写基本延续
宋代田园风格，又增加了“花枝不上美人头”
的偏见基调，嵊县诗人楼镜人《菜花》一诗道
出其中缘由：

散金满野灿如何？寂寞无人载酒过。

输与菊花曾几许，不堪心赏只缘多。

遍地菜花不足惜，注定了她开得灿烂却
寂寞自守，有英雄老去之感慨，江都诗人闵
华《菜花》对此作了最好的解读：

村畦弥望里，一片粲如金。

正色都归野，春光不在林。

绝无人欲采，只有蝶相寻。

对此尤多感，英雄老去心。

纵观明清两代文学，即便有常州文人洪
亮吉“摘得菜花何处用？嫩黄先衬玉搔头”
（《题仕女游春图》），“深红不艳深黄艳，菜甲
花开蝶四飞”（《题元人画幅》）为菜花扬声，
然而菜花在文学作品中的整体基调却再也
没有回到最初始的激荡与昂扬。

偏低的整体基调却未能压抑住菜花怒
放所带来的生命气息，菜花中所蕴含的春光
如金、进取有为的精神从来没有走失，试看
晚清兴化著名词人余焜《如梦令·题菜花画
册》：

十里桃花前渡，几树柳枝低护。满地布

黄金，买得春光少住。休误，休误，又是东风

一度。

水香纷过岸
花径曲成门

张翰赋“黄花如散金”距今接近两千年，
兴化菜花是这两千载文脉中不容走失的明
珠。翻开古代文学史的画卷，历代文人用诗、
词、文、画等各种文艺形式诠释着对兴化菜
花的热爱。这深厚的历史积淀是兴化菜花走
向全国、通往世界的最宝贵名片。

康熙二十七年，孔尚任的一封信为兴化
菜花竖起了权威招牌，他在这封写给兴邑文
人王熹儒的信中说道：“昭阳城外，菜花黄
否？去年风景，结想魂梦，不知何时驾小艇，
泛轻波，晤足下于黄金世界，一饱穷眼也！”
（《答王歙州》）此后兴化菜花题咏便频繁出
现在文人的笔下，这些文人或为作宰兴化的
地方官，或是兴化邑人，无不用妙语表达着
思念和喜爱的感情。

李沂是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的玄孙，
也是明末清初“昭阳诗派”的核心代表人物。
明社崩塌，他弃去举子业，坚拒清朝新贵王
士禛的拜访，皆因内心深藏着浓郁的亡国之
恨。他的《泛舟同兄平庵弟樗公看菜花》云：

曲岸芳菲满，扁舟载酒过。

牧童茵细草，浣女镜澄波。

树断残霞落，湖空远雾多。

自怜兄弟好，结伴老渔簑。

此诗写兄弟三人乘舟载酒去赏菜花。首
联第一句“曲岸芳菲满”写菜花。颔联最妙，
牧童、浣女颇有世外桃源的气息。颈联颓败、
消极，“残霞”“远雾”指示着昏暗不清的世
局，也是尾联选择“结伴老渔簑”的原因。

李沂是由明入清的第一代，亲历易鼎之
祸，心中抑郁不平。及至下一代陆震、刘宗霈
等人便淡化了这种感情。陆震是李沂的子侄

辈，同时也是郑板桥、顾于观等人的老师，其
《忆江南·辛巳清明》（其三）云：

清明节，僻县也人忙。十里红裙山子庙，

一船春酒郭家庄。处处菜花香。

相比于他词作中家国之情的流露，这首
风俗词显得清新有味，在“处处菜花香”的点
缀下，全词呈现出的是一幅生机勃勃、富有
人情味的春意图。

陆震好友刘宗霈《看菜花》一诗入选沈
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是兼具思想意义与艺
术魅力的佳作，全诗云：

乍逢红雨点回塘，又见平畦千顷黄。

色比散金无异种，香连绣壤不分疆。

已娱老眼消春昼，旋引归心立夕阳。

燕麦兔葵无感触，不须佳句忆刘郎。

乾嘉时期，学问走向考据一途。扬州学
派先驱任陈晋兼学者、文学家二重身份，践
行“以学问为诗”的观点，他的《看菜花》云：

一棹平沿郭，千流暗汇村。

水香纷过岸，花径曲成门。

绣被人讴鄂，黄裳象拟坤。

河阳处处锦，不隔武陵源。

这首诗作于雍正九年，是陪同兴化知县
汪芳藻乘舟赏菜花时所作，这是兴化文教兴
旺的体现，诗句中透露出的安宁气息则侧面
反映了芳藻治理兴邑有方。

光绪二十五年，兴化才女刘韵琴作了一
首题为《春游》的诗歌，全诗色彩明艳，荡漾
着青春气息，菜花是她这次春游的点缀，此
为《韵琴杂著》中为数不多的快诗：

东风吹暖日添长，散步芳郊兴欲狂。

春水绿于春草绿，菜花黄似菊花黄。

沿堤风送莺声滑，隔坞云遮蝶影忙。

无限韶光斜照里，踏青归去马蹄香。

延及民国，政府立法院政要王用宾巡视
江北，离开兴化前写下了一首《别昭阳》，于
兴化“南津客舟”“满地黄花”颇多留念：

列队南津送客舟，黄花满地水交流。

昭阳已远重回首，为报深情许再游。

磨砻成器苦
蕴藉得春深

“三十六垛菜花圃”（任陈晋《偶怀家乡
风景》）是兴化菜花的生态景观，通过历代文
人的创作内化为文化符号，其中深韵着兴邑
积极进取、渊静有为的士人心态，是为“菜花
精神”。所谓“菜花精神”是无论进退穷达 ，
皆不放浪自废，亦即邑令范文正公所言“先
天下之忧而忧”之语。

《兴化县志·艺文志》载最早有关兴化的
文学作品为秦观《时宣义挽词》，悼念高邮司

理、兴邑前贤时丹立，距今已经九百多年历
史，此亦大致为兴邑人文源头。这近一个世
纪的岁月里，兴邑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名官大
宦，亦孕育了数以千计的文人雅士。他们与

“菜花精神”共生发展，构建了兴邑地域品格
的骨架与血肉。

“菜花精神”首先体现为士人的积极用
世。兴邑士人志于问学，通过科考之途进入
朝廷，为国为民，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
气概。欧阳东凤在《兴化县志序》言：“兴化僻
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
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
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
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
都会也。”高谷官至谨身殿大学士，“不坠诗
书，秉清以仕”；李春芳官至中极殿大学士，

“明纲渐萎，维护其间”；宗臣历任刑部主事、
吏部考功、福建提学副使，“入树忠鲠，出震
国威，大名播于区中，遗集尘于广内”；吴甡
县令起家官至宰辅，“出处系安危”；李柟由
检讨历官内阁学士，擢左都御史，“烛幽揭
隐，弊讹以清，饥者鼓腹，罪者更生”；郑燮历
知范县、潍县，“饥则赈贷，暇则论文，爱民如
子，民奉若神”……

封建时代科举仕进有着很多偶然性，是
实力、时事与机遇三者合一的产物。李福祚
在《学庵述旧自叙》中言：“吾兴士贫而耻干
誉，所撰诗、古文付梓甚罕，散佚者甚夥。夫
甘自韬晦，不屑猎取声华，乡先辈之德也。”
此为“菜花精神”的第二个方面，诚如清代仪
征女诗人林馨《菜花》云：“可惜如今颜色好，
一生荣落总寻常。”乡先辈怀抱异秉，一生清
贫，终老乡里。当立功无所寻觅时，他们在立
德、立言上孜孜以求，不做妇孺哭泣状，“昭
阳三隐”便是典型。昭阳三隐生活于明末清
初，指李沂、宗元豫、陆廷抡三人，他们心怀
亡国之恨隐居不仕，通过编选诗文选本救世
济时。李沂编选《唐诗援》，期望通过文艺之
革新进而达到对社会的促进，认为“事有关
乎世道人心者，趋向偶殊，日流日远，苟无以
援之，吾惧其沦胥而不返也”。宗元豫选《两
汉文删》以一介贫士要引领文章风气，挽颓
风、变积习，“守贞求志……冀有功于世道何
其伟也”。

文学与菜花的对话跨越两千年，在古城
昭阳绽放出新的芬芳。千垛菜花以其婀娜之
姿为菜花正名，书写着新的菜花篇章，孕育
着新时代的“菜花精神”。当我们回望兴化菜
花史的书写，笔墨点染间皆具品格，是不可
忘却的文化遗产。又逢四月，又届清明，又多
了一份对菜花文脉的深深怀念。

兴化县令范仲淹像 孔尚任像 李春芳像 刘宗霈《看菜花》 余焜《如梦令·题菜花画册》 陆震《陆仲子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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